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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當你從開普敦的港口登上渡輪那一刻，你的心開始跳躍。你即將造訪的不只

是一個監獄，也是展現人類追求正義可以如何堅毅的場所。它的正式名稱是「羅

本島監獄」，南非的反抗運動則稱之為「羅本島大學」。 
  在半小時的航程中，回顧逐漸模糊的城市，凝視前方逐漸清晰的高牆，你開

始想像：就在不久之前，無數不屈的靈魂也航行在這個航線上，回顧相同的城市、

以及逐漸模糊的親人臉龐。進了監獄大門，通過高牆、警衛室、囚犯餐廳、放風

處，一切保存原狀，一切讓你感覺這個監獄一直到昨天仍然在使用。然後，你來

到行程的高潮：曼得拉的小囚房。 
  曼得拉二十七年的囚犯生活中，有十八年住在這個陰暗的小房間。凝視這個

小房間，你不禁疑惑：人如何在其中監禁十八年，不只保持心志的健全，不只讓

監獄成為反抗運動的精神堡壘和教育中心，同時在出獄後宣揚和解和寬恕？曼得

拉於千禧年回到這個小房間點燃一盞長年燈，象徵光明的力量即使微小也終能蓋

過黑暗。 
  曼得拉的紀念儀式，呼應了羅本島規劃委員會主席的理念，園區的目標「不

是在顯示我們過去的艱辛和苦難，而是反映人類的精神力量可以戰勝邪惡，自由

和尊嚴可以凌越壓迫和屈辱，智慧和高遠可以對抗偏狹和小氣，勇氣和意志可以

克服人類的軟弱。」 
 
  反省和教育正是全世界許多人權園區的主要目標。園區的完整保存鮮活地見

證，我們過去控制邪惡的失敗。納粹集中營的運作如今已經是常識，可是或許必

須親身佇立煤氣浴室之內、焚化爐之前，才能真正震撼於我們自身可能如何地邪

惡。造訪遺址幫助我們面對自己過去的陰暗面，同時反省如何面對將來。 
  或許這也是「幽暗觀光」產業近幾年成長迅速的原因之一。羅本島每年參觀

的人數超過四十萬，奧許維芝集中營超過百萬（兩者都已被聯合國指定為「人類

遺產」）。達豪集中營的房舍雖多屬重建，可是因為地利之便每年也有九十萬人的

參觀者；華盛頓的大屠殺紀念館更達到每年兩百五十萬人。 
  景美園區的主管單位希望活化園區的理念並沒有錯。可是卻忽略了兩個重要

的問題。第一，和人權及歷史記憶無關的活動，勢必破壞園區的主題、目標、氣

氛、和功能。人權和文化的結合不但無法同時吸引兩種民眾，反而讓兩種民眾都

卻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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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一方面，目前園區之所以冷清，不是因為人權和歷史的主題無法吸引民

眾，而是因為沒有受到妥善保存和規劃。事實上，人權園區在目前有甚大吸引民

眾參訪的潛力。認同的勃興必然帶來對歷史的重視。在綠島的遺址已經遭到不可

回復的破壞之後，景美園區是我們僅存可以面對、反省台灣黑暗歷史的遺址。它

不但具有地利之便，寬闊也是其潛力。除了囚房之外，它有額外的空間讓園區成

為台灣的人權中心。國外許多人權博物館也都同時設立研究、蒐集、和教育中心，

甚至接納國外的訪問學者從事短期研究。 
  景美園區也有足夠的空間保存、展示政治受難者的遺物，如家書、圖畫、在

綠島自製的小提琴等。每次我想起那把小提琴，心中總是好奇和激動。月前一位

受難者將細心保存的被槍決難友的素描畫像，送給「真相與和解促進會」。我心

存感激，卻也感到難過：如此珍貴的歷史遺產在自己的國家卻找不到收藏的地方。 
 
  然而如此深具潛力的遺址，一直沒有受到妥善的照顧和規劃。民進黨政府在

裡面設立音樂教室，甚至花費鉅資興建裝飾巨牆，破壞園區的原始面貌。任何文

明社會都不會以這樣的方式殘害歷史遺址。關心轉型正義的人士，過去一直關注

於檔案的開放和受難者的訪談記錄，而忽略人權遺址的保存，因此未加以抗議和

阻止。這是我們的疏忽，我們感到慚愧。 
  而國民黨政府的主事者和馬總統，面對社會各界對園區規劃的關心，卻只提

名稱，而不思考內容和方向。不同的想法互相爭論並非壞事。當初南非討論羅本

島未來的時候，甚至有人主張蓋賭場。然而在短期的思考混亂之後，南非朝野立

即清醒。台灣已經民主化二十多年了，我們卻仍然在為如此重要的民主歷史遺

址，奔波請命。 
 
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，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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